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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从辽宁沈阳远赴湘

西会同，破解速生丰产林种植难题。

会同在哪儿？
这是个位于湖南省西南部的山区小县。由于地处偏远，很多

湖南人都不清楚它的具体位置。
可是，这里对于 �� 岁的陈楚莹和她的同事们来说，再熟悉

不过。
从上世纪 �� 年代末至今，每年，他们都要在沈阳和会同之

间往返很多次，从未间断。
作为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女研究员，陈楚莹仍清

晰地记得 ���� 年第一次去会同的情景：从沈阳坐火车，�� 个小
时后到达第一站北京，由此中转至桂林；三天车程之后，还需桂
林换乘长途汽车。由于当天没赶上从县城通往农村的公共汽车，
只好扛着行李，沿着尘土飞扬的沙石公路，步行五六个小时才到
达目的地。
“���� 公里的路程，总共花了 � 天，火车上常常找不到座

位，一站就是一宿。”
���� 年，为满足国家后备木材供应的需要，中科院沈阳应

用生态研究所开始着手进行速生丰产林的生态基础研究。经过
前期扎实的调研，陈楚莹等首批科研人员来到“广木之乡”湖南
会同县，在广坪林区创建了“会同森林实验站”。

科研人员在这里安营扎寨，几代人接力坚守、潜心研究，一
干就是 �� 年。

实验站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杉木。杉木是我国特有的速生商
品材树种，生长快、材质好。会同是人工栽杉的发源地，也是全国
最适宜人工杉木栽培的地方。

虽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过去当地人却并不懂得如何栽
好杉树，不知道栽前要垦山，栽时还要行对行、棵对棵。
“按‘规矩’栽的树真的会长得更好？”起初，林农们满腹疑

虑。
可是，当林农们看到实验站林子里的杉树长得又高又壮，确

实比自家的好时，这些疑虑很快便被打消了。他们还纷纷到站里
来取经。

在不断的研究和实验中，会同站的科研人员还摸索总结出
了许多新的诀窍，比如“在造林密度上打破陈规”。
“过去我们国家学习苏联，造林密度是每亩 ��� 株，经过我

们实地调查与分析，还是觉得每亩 ��� 株的密度更科学，杉树的
长势更好。”陈楚莹说。

于是，在这个密度新方案的指导下，会同站建成了 ���� 余
亩速生林样板，杉木林生长状况大大超过以前。这一既节省人力
物力，还加快杉木用材供应速度的科学植树方法，得到了国家林
业部门的肯定，并在全国推广。

在人工林栽植中，还有一个让科研人员和林农们都非常头
痛的问题：杉木连栽几年后，长得非常慢，施肥也解决不了多大
问题。往往要撂荒 �� 年，形成灌木林，土壤只能自然恢复。

为什么杉木人工林“一代不如一代”？
为攻克这一难题，会同站的科研人员开始了长期的监测和

研究。他们在广坪镇开辟实验林场，每天忙着打样桩，做实验，采
集土壤与凋落物样本。经过数十年的林木生长的对比实验，研究
人员们总结出杉木连栽生产力下降的三大机理，即土壤养分流
失、土壤生物功能破坏和土壤中有毒物质的积累。

在这个结论的启发下，科研人员决定在连栽 � 代后，实行杉
树与阔叶林按 ��� 的种植比例混交种植。
“因为杉树是针叶树，早期落叶少，枯枝落叶不易腐烂分解，

不能给土壤补充营养，也影响到土壤里微生物生长，而混栽上阔
叶树之后，这些树木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凋落物，可以及时给土壤
提供营养素，也利于土壤微生物生长，同时还有效避免单一树种
对土壤结构和微生物的破坏。”陈楚莹解释。

至此，困扰我国速生丰产林种植几十年的难题终于得以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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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机理。

国科大将把部分院系设在研究所

本报电 （记者吴月辉）近日，在中国科学院大学
“���� 年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院长奖、冠名奖学金及优
秀导师奖”颁奖典礼上，中科院院长、国科大校长白春礼
透露，国科大将尝试把一些专业院系设置在中科院的研
究所，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两段式培养模式。

白春礼表示，在研究生的培养中，学校将尝试把院系
“教育单元”与研究所“创新单元”凝聚、碰撞、互补，形成
独具特色的、有利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组织架构，进一步
形成全院教育的统一格局。据悉，� 月开学典礼，国科大
聘请了 �� 位中科院研究所的所长、院士担任学校各基础
学院的院长，发挥研究所综合优势，共建基础学院。

通信高技术研究研讨会举行

本报电 （记者喻思娈）国家“���”计划通信高技术
研究 �� 周年高级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科技部、
发改委、工信部以及国内主要电信运营商和国家 ��� 计
划通信高技术领域的专家，共同回顾了我国通信技术研
究实施 �� 年的发展历程，研究、探讨了未来网络和通信
技术的发展方向和政策。

与会专家认为，�� 年来，中国通信高技术研发在高
速宽带网络、光通信、移动通信等领域取得一系列举世瞩
目的科技成果：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
�
��� 成功走向产业化，��—
�	—������� 入选国
际 �� 主流技术标准；建成世界最大、覆盖全国的 ����

网络；核心路由器、光传输与交换设备关键技术取得突
破。同时，涌现出华为、中兴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
高技术企业，并形成通信高技术的产业集群。

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曹健林表示，中国要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参与全球通信高技术竞争，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
和推动通信高技术创新发展，不断拓展通信高技术国际
合作渠道，并要特别关注中国通信高技术企业在“走出
去”中面临的困难，为他们在海外拓展事业提供及时有效
的支持。

科技杂谈

喝不上自来水，用不上正常的电———

既然走上了科研这条路，就要踏踏实实干下去。

有人说，这群林业科学家们像“候鸟”，每年
都要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往返飞行。

有人却不赞同，“候鸟都是往更温暖舒适的
地方飞，可他们不，哪里艰苦他们去哪里。”

但是，他们自己却非常喜欢“候鸟”这个称
谓，在他们心里，会同就是片适合自己“栖息”的
沃土。

现任站长汪思龙，���� 年大学毕业到会同
站，之后再没离开过。

曾经，为了做一块样地调查，汪思龙带着学
生在大山里迷了路，整整走了一天，饿了一天。

汪思龙说：“要想把科研做好，做出国内外
同行认可的成果，需要不断地深入到科研第一
线，去观测、去实验、去思考，这样心里才会踏
实，头脑才会充实。”

他说自己就像一棵树，根在会同，只有在
这里才能吸收到充足的养分，结出香甜丰盛的
硕果。
“会同站虽然地处偏远，但这里有和我一样

热爱科研的一帮人，大家对工作、对生活很多想

法是相同的，氛围很和谐，在这里我可以专心的
去搞研究。”王清奎说。

张伟东，家乡山西太原，从 ���� 年算起，来
会同站也已经有 � 年了。

他白天在山上采集样本、观测林木生长变
化，然后回来做实验，记录数据。工作的间隙，就
待在站里不到 �� 平方米的小卧室里看书，查阅
资料、撰写论文。这位 �� 后的年轻人，在这里读
完了硕士又读博士。

张伟东说，自己不怕工作的辛苦，不怕生活
的无聊，最怕的是做不好研究，拿不出成果，被国
外的同行甩在身后。

杨庆朋，属于会同站第四代科研人员。毕业
时，笃定钻森林生态的他婉拒了三所大学的聘
请，妻子也辞去了北京的工作，追随他一同来到
这里。
“现在的工资还不如读博时期的补助多，但既

然走上了科研这条路，就要踏踏实实干下去。”
杨庆朋说。

就是凭着这股对科研的热爱、执着、能吃苦
和不服输的劲儿，一代代林业科学家们，在这里
除了栽种好杉木以外，还为国家解决了一个又一
个难题。

���� 年，经过长期研究和调查之后，会同站

向中央建议将我国林业区域战略重点由北方转
移到南方，转移到亚热带和热带；商品用材由依
靠天然林转向人工林；树种由单一树种逐渐转
向多树种；林业结构逐渐由纯林转向混交林。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成
为了我国林业决策的重要依据。

在对酸雨危害的研究中，会同站的科研人员
除了揭示其对森林的影响，还筛选出了一批耐酸
的乔、灌木树种。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酸雨污染区的植树造
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如今，会同站有了单独的实验楼和住宿公
寓，但科研人员还是喝不上自来水。供电仍得依
靠农网，电压不稳时常断电，实验进行到一半又
得从头开始。通往会同站实验林场的 �� 公里山
路，坑坑洼洼，碰到冰雪雨水，要走两个多小时才
能上山。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些困难和科研所带来
的乐趣和成就感相比，依旧算不了什么。“候鸟”
们还会继续飞来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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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视野

情系杉木林的“候鸟”
本报记者 吴月辉

阅读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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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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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
所的研究人员，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候鸟”，往返
于辽宁沈阳和湘西小县会同之间。他们的梦想
只有一个：培育出生长快、木质好的杉木新品
种，解决国家逐年增长的木材需求。

为了这个梦想，他们付出了艰辛，也收获了
喜悦。

如今
�

广袤壮观的杉树林令人震撼———

看到这些，以前吃的苦、受的罪，都值了！

“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像逃难的，一问
是科学院的。”每当问起对会同科研人员
们有何印象，当地老百姓总会来上这么
一句。
“当时，我们打扮得和当地农民一样，穿

上草鞋，拄起木棍，背着水盆，带上干粮就往
山里走。钻到林子里采集样本，一待就是一
天，绊倒、划破衣服是家常便饭，出来时总是
灰头土脸。”今年 �� 岁的周崇莲回忆说。她
是一名土壤微生物专家，曾在会同站工作
过多年。

建站初期，条件非常艰苦，科研人员们
只能住在广坪镇疏溪口村大队部的木屋
里。冬天，没有取暖设备，他们就在床上铺
着厚厚的稻草。夏天，没有驱蚊工具，他们
晚上就把煤油灯拿进蚊帐里，虽然闷热难
挨，却避免了蚊子叮咬。

那几年，还正好赶上国家自然灾害，
科研人员们饿着肚子搞监测也是常有的
事儿。

由于当时农村没有电，一些设备和仪器
只能在会同县城才能使用，一些样品分析测
定也只能到县城才能做。当时，从广坪到会
同县城没有通车，站里的科研人员一次次拿
着从山里采集的样本，翻山越岭，徒步往返
于会同县城和广坪镇之间。两地走一趟来回
要 �个多小时。

没有人统计过那些岁月里，他们像这样
走过多少个来回。

陈楚莹常常说，自己不是好妻子，也不
是好母亲。

刚建站那会儿，陈楚莹和她的丈夫、第
一任站长李竹林一心扑在科研上，每年野

外考察少则 � 个月，多则 �� 个月，很少回
家，更别说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李竹林回
沈阳生态所工作后，她毅然选择独自留在
会同站。后来，丈夫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
直至 �� 岁病逝，她都没能回到他身边，长
期好好陪伴和照料。这也成了陈楚莹终身
的遗憾。

与老一辈科研人员的“身苦”相比，新
一代又多了层“心苦”。能够摆脱舒适和金
钱的诱惑，在艰苦、简单、甚至乏味中坚持
下来，实属不易。

���� 年，廖利平拒绝了国外高薪岗位
的诱惑，毅然来到会同。和恩师兼岳母陈楚
莹一样，他也对这片土地和这份事业充满
热爱，甚至痴迷。

当时，会同站在山上栽种了一片实验
杉木林。为了节约科研经费，廖利平自己每
天都扛着十几袋化肥上山。他白天在林子
里劳作、采样，晚上又熬夜统计数据，进行
科学分析，日复一日。

���� 年，在重大项目研究关口，廖利
平被查出肝癌晚期。化疗后的他，身体异
常虚弱，可仍然惦记着站里的工作，拖着
病体爬到三楼学术报告厅主持研究生的
开题报告。年仅 �� 岁的他，就这样病逝
在岗位上。

“能再活 �� 年就好了。”临终前，他这
样说。

王清奎是个不善言辞的山东小伙儿。
���� 年，在会同站工作学习了 � 年后取得
了博士学位。毕业时，北京、上海和老家山
东的林业研究机构都想要他，可王清奎还
是坚定地选择留在会同站。

���� 年的一天，王清奎怎么也没想
到，远在沈阳的新婚妻子王梅被确诊为
白血病，必须住院进行治疗。为了给妻
子治病，王清奎一边在会同站工作，一
边想办法筹集昂贵的医疗费用。家境并
不富裕的他，为此求了不少人，借了不
少债。

王梅患上白血病后，不能感冒、受伤，
非常需要人照顾，但王清奎每年在会同工
作的时间很长，陪她的时间实在太短。
���� 年 � 月，王梅接受化疗。她知道丈夫
当时正有个重要的实验要做，硬是没让他
请假回来。

王梅对他说：“只要你能够做你喜欢的
事，你快乐了，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如今，每个来到会同的人，无不为眼前
这片广袤壮观的杉树林所震撼。

周崇莲说，看到这些，以前吃的苦、受
的罪，都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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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推动全球地理信息

管理能力开发

本报电 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地理信息管理能力开发
信托基金协议签署仪式日前举行，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国
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局长徐德明和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
分别代表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签署协议。

根据该协议，中国政府将出资 ��� 万美元，与联合
国合作开展“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地理信息管理能力
开发”项目，主导提升亚太区域地理信息发展水平，建立
有效的全球地理信息数据基础设施，推动全球地理信息
管理能力开发。该项目将于 ���� 年至 ���� 年实施，为
期 � 年。 （徐 瑶）

“科教联姻”
令人期待

赵永新

�

分属于中科院和教育部的研究所、高
校如能真正打破管理制度的藩篱，以高度的
自觉和开阔的心胸，相互开放、共育英才，必
将开创我国科教事业互惠共赢、比翼齐飞的
崭新格局

今年下半年以来，由点到面、自下而上的科教

“联姻”令人振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国家

空间科学中心、光电技术研究院等联合开设“祖同菁

英班”，采取“���”模式（前 � 年在学校学习专业文化

知识课程，第 � 年到研究所进行联合培养），共同培

养研究型人才；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与河北大学共同

设立本科“生命科学星辰班”，中科院的学者今后将

走上大学讲台；教育部与中科院共同启动“科教结合

协同育人行动计划”，通过开展重点实验室开放、大

学生科研实践等 �� 项工程联合培养人才，目前已有

近百家高校和研究所加盟……

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本来就是彼此

依赖、相互促进的，合则两利、离则两伤。由于分工不

同，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各有短长：前者拥有丰富的

学生资源，教学中离不开相应的实验仪器、操作经验

丰富的教员；科研院所拥有高水平的研究人才和先

进的仪器设备，也需要不断注入有志于科研的“新鲜

血液”。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如能打破制度藩篱、取

长补短、携手育人，无论对高等教育还是科学研究，

都是善莫大焉的好事。

回顾历史，由中科院主办的中国科技大学，就是

科教融合的成功典范。该校自 ���� 年成立之初，就

实行独特的“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来自

中科院的赵忠尧、钱学森、华罗庚、郭永怀、赵九章等

科学大家，分别担任各系系主任，并亲自登台授课。

凭借“科技教育一体化”的独特优势，中科大很快后

来居上，迅速成长为高端人才辈出的研究型大学，为

我国输送了大量科研人才。

令人遗憾的是，之后由于诸多原因，中科大的这

一宝贵经验未能在全国推广。研究所和高校“各有其

主”，看不见的藩篱使两者各自封闭运行、有苦难言：

前者哀叹新来的毕业生动手能力弱，后者抱怨没有

足够的实验设备。

如今，教育部和中科院这两个“婆婆”打开门户、

主动“联姻”、共育英才，值得称道。尽管还面临经费、

机制等操作层面的实际困难，但只要双方以高度的

自觉和开放的胸襟竭诚协作、戮力推进，定会迎来我

国科教事业互惠共赢、比翼齐飞的崭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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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杉木林的“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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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人，50多年，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像一群不
知疲倦的“候鸟”，往返于辽宁沈阳和湘西小县会同之间。他们的梦想只有

一个：培育出生长快、木质好的杉木新品种，解决国家逐年增长的木材需求。

为了这个梦想，他们付出了艰辛，也收获了喜悦。

1960年，辗转 2900公里—— 
科研人员从辽宁沈阳远赴湘西会同，破解速生丰产林种植难题

会同在哪儿？

这是个位于湖南省西南部的山区小县。由于地处偏远，很多湖南人都

不清楚它的具体位置。

可是，这里对于 77岁的陈楚莹和她的同事们来说，再熟悉不过。
从上世纪 50年代末至今，每年，他们都要在沈阳和会同之间往返很多

次，从未间断。

作为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女研究员，陈楚莹仍清晰地记得

1960年第一次去会同的情景：从沈阳坐火车，13个小时后到达第一站北京，
由此中转至桂林；三天车程之后，还需桂林换乘长途汽车。由于当天没赶

上从县城通往农村的公共汽车，只好扛着行李，沿着尘土飞扬的沙石公路，

步行五六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2900公里的路程，总共花了 6天，火车上常常找不到座位，一站就
是一宿。” 

1960年，为满足国家后备木材供应的需要，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
所开始着手进行速生丰产林的生态基础研究。经过前期扎实的调研，陈楚

莹等首批科研人员来到“广木之乡”湖南会同县，在广坪林区创建了“会

同森林实验站”。

科研人员在这里安营扎寨，几代人接力坚守、潜心研究，一干就是 52年。
实验站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杉木。杉木是我国特有的速生商品材树种，

生长快、材质好。会同是人工栽杉的发源地，也是全国最适宜人工杉木栽

培的地方。

虽然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但过去当地人却并不懂得如何栽好杉树，不

知道栽前要垦山，栽时还要行对行、棵对棵。

“按‘规矩’栽的树真的会长得更好？”起初，林农们满腹疑虑。 
可是，当林农们看到实验站林子里的杉树长得又高又壮，确实比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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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时，这些疑虑很快便被打消了。他们还纷纷到站里来取经。

在不断的研究和实验中，会同站的科研人员还摸索总结出了许多新的

诀窍，比如“在造林密度上打破陈规”。

“过去我们国家学习苏联，造林密度是每亩 440株，经过我们实地调查
与分析，还是觉得每亩 240株的密度更科学，杉树的长势更好。”陈楚莹说。
于是，在这个密度新方案的指导下，会同站建成了 3000余亩速生林样

板，杉木林生长状况大大超过以前。这一既节省人力物力，还加快杉木用

材供应速度的科学植树方法，得到了国家林业部门的肯定，并在全国推广。

在人工林栽植中，还有一个让科研人员和林农们都非常头痛的问题：

杉木连栽几年后，长得非常慢，施肥也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往往要撂荒 50年，
形成灌木林，土壤只能自然恢复。

为什么杉木人工林“一代不如一代”？

为攻克这一难题，会同站的科研人员开始了长期的监测和研究。他们在

广坪镇开辟实验林场，每天忙着打样桩，做实验，采集土壤与凋落物样本。

经过数十年的林木生长的对比实验，研究人员们总结出杉木连栽生产力下降

的三大机理，即土壤养分流失、土壤生物功能破坏和土壤中有毒物质的积累。

在这个结论的启发下，科研人员决定在连栽 3代后，实行杉树与阔叶
林按 8∶ 2的种植比例混交种植。
“因为杉树是针叶树，早期落叶少，枯枝落叶不易腐烂分解，不能给土

壤补充营养，也影响到土壤里微生物生长，而混栽上阔叶树之后，这些树木

每年都会有很多的凋落物，可以及时给土壤提供营养素，也利于土壤微生物

生长，同时还有效避免单一树种对土壤结构和微生物的破坏。”陈楚莹解释。

至此，困扰我国速生丰产林种植几十年的难题终于得以破解。

如今，广袤壮观的杉树林令人震撼—— 
看到这些，以前吃的苦、受的罪，都值了！

“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像逃难的，一问是科学院的。”每当问起对会同

科研人员们有何印象，当地老百姓总会来上这么一句。

“当时，我们打扮得和当地农民一样，穿上草鞋，拄起木棍，背着水盆，

带上干粮就往山里走。钻到林子里采集样本，一待就是一天，绊倒、划破

衣服是家常便饭，出来时总是灰头土脸。”今年 84岁的周崇莲回忆说。她
是一名土壤微生物专家，曾在会同站工作过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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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站初期，条件非常艰苦，科研人员们只能住在广坪镇疏溪口村大队

部的木屋里。冬天，没有取暖设备，他们就在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夏天，

没有驱蚊工具，他们晚上就把煤油灯拿进蚊帐里，虽然闷热难挨，却避免

了蚊子叮咬。

那几年，还正好赶上国家自然灾害，科研人员们饿着肚子搞监测也是

常有的事儿。

由于当时农村没有电，一些设备和仪器只能在会同县城才能使用，一

些样品分析测定也只能到县城才能做。当时，从广坪到会同县城没有通车，

站里的科研人员一次次拿着从山里采集的样本，翻山越岭，徒步往返于会

同县城和广坪镇之间。两地走一趟来回要 8个多小时。
没有人统计过那些岁月里，他们像这样走过多少个来回。

陈楚莹常常说，自己不是好妻子，也不是好母亲。

刚建站那会儿，陈楚莹和她的丈夫、第一任站长李竹林一心扑在科研上，

每年野外考察少则 5个月，多则 10个月，很少回家，更别说照顾两个年幼
的孩子。李竹林回沈阳生态所工作后，她毅然选择独自留在会同站。后来，

丈夫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直至 63岁病逝，她都没能回到他身边，长期好
好陪伴和照料。这也成了陈楚莹终身的遗憾。

与老一辈科研人员的“身苦”相比，新一代又多了层“心苦”。能够摆

脱舒适和金钱的诱惑，在艰苦、简单、甚至乏味中坚持下来，实属不易。

1998年，廖利平拒绝了国外高薪岗位的诱惑，毅然来到会同。和恩师
兼岳母陈楚莹一样，他也对这片土地和这份事业充满热爱，甚至痴迷。

当时，会同站在山上栽种了一片实验杉木林。为了节约科研经费，廖

利平自己每天都扛着十几袋化肥上山。他白天在林子里劳作、采样，晚上

又熬夜统计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日复一日。

2000年，在重大项目研究关口，廖利平被查出肝癌晚期。化疗后的他，
身体异常虚弱，可仍然惦记着站里的工作，拖着病体爬到三楼学术报告厅

主持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年仅 35岁的他，就这样病逝在岗位上。
“能再活 10年就好了。”临终前，他这样说。
王清奎是个不善言辞的山东小伙儿。2006年，在会同站工作学习了 4

年后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时，北京、上海和老家山东的林业研究机构都

想要他，可王清奎还是坚定地选择留在会同站。

2007年的一天，王清奎怎么也没想到，远在沈阳的新婚妻子王梅被确
诊为白血病，必须住院进行治疗。为了给妻子治病，王清奎一边在会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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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一边想办法筹集昂贵的医疗费用。家境并不富裕的他，为此求了不

少人，借了不少债。

王梅患上白血病后，不能感冒、受伤，非常需要人照顾，但王清奎每

年在会同工作的时间很长，陪她的时间实在太短。2008年 9月，王梅接受
化疗。她知道丈夫当时正有个重要的实验要做，硬是没让他请假回来。

王梅对他说：“只要你能够做你喜欢的事，你快乐了，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如今，每个来到会同的人，无不为眼前这片广袤壮观的杉树林所震撼。

周崇莲说，看到这些，以前吃的苦、受的罪，都值了！

喝不上自来水，用不上正常的电—— 
既然走上了科研这条路，就要踏踏实实干下去

有人说，这群林业科学家们像“候鸟”，每年都要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往

返飞行。

有人却不赞同，“候鸟都是往更温暖舒适的地方飞，可他们不，哪里艰

苦他们去哪里。”

但是，他们自己却非常喜欢“候鸟”这个称谓，在他们心里，会同就

是片适合自己“栖息”的沃土。

现任站长汪思龙，1985年大学毕业到会同站，之后再没离开过。
曾经，为了做一块样地调查，汪思龙带着学生在大山里迷了路，整整

走了一天，饿了一天。

汪思龙说：“要想把科研做好，做出国内外同行认可的成果，需要不断

地深入到科研第一线，去观测、去实验、去思考，这样心里才会踏实，头

脑才会充实。”

他说自己就像一棵树，根在会同，只有在这里才能吸收到充足的养分，

结出香甜丰盛的硕果。

“会同站虽然地处偏远，但这里有和我一样热爱科研的一帮人，大家对

工作、对生活很多想法是相同的，氛围很和谐，在这里我可以专心的去搞

研究。”王清奎说。

张伟东，家乡山西太原，从 2006年算起，来会同站也已经有 6年了。
他白天在山上采集样本、观测林木生长变化，然后回来做实验，记录

数据。工作的间隙，就待在站里不到 10平方米的小卧室里看书，查阅资料、
撰写论文。这位 80后的年轻人，在这里读完了硕士又读博士。



文字作品三等奖

333

张伟东说，自己不怕工作的辛苦，不怕生活的无聊，最怕的是做不好

研究，拿不出成果，被国外的同行甩在身后。

杨庆朋，属于会同站第四代科研人员。毕业时，笃定钻森林生态的他

婉拒了三所大学的聘请，妻子也辞去了北京的工作，追随他一同来到这里。

“现在的工资还不如读博时期的补助多，但既然走上了科研这条路，就

要踏踏实实干下去。” 杨庆朋说。
就是凭着这股对科研的热爱、执着、能吃苦和不服输的劲儿，一代代

林业科学家们，在这里除了栽种好杉木以外，还为国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

难题。 
2004年，经过长期研究和调查之后，会同站向中央建议将我国林业区

域战略重点由北方转移到南方，转移到亚热带和热带；商品用材由依靠天

然林转向人工林；树种由单一树种逐渐转向多树种；林业结构逐渐由纯林

转向混交林。

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成为了我国林业决策的重要

依据。

在对酸雨危害的研究中，会同站的科研人员除了揭示其对森林的影响，

还筛选出了一批耐酸的乔、灌木树种。

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酸雨污染区的植树造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如今，会同站有了单独的实验楼和住宿公寓，但科研人员还是喝不上

自来水。供电仍得依靠农网，电压不稳时常断电，实验进行到一半又得从

头开始。通往会同站实验林场的 13公里山路，坑坑洼洼，碰到冰雪雨水，
要走两个多小时才能上山。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这些困难和科研所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相比，依

旧算不了什么。“候鸟”们还会继续飞来飞去。


